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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周四，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当选中央电视台 2010 年年度经济人物。
他获奖的原因是带领国开行创建“开发性金融”。所谓“开发性金融”，是相对

于原来不计成本的“政策性金融”而言的，它既要支持国家的重大政策，又要获

得适度的市场盈利。而重庆，则是国开行“开发性金融”的最早试验场。因此，

陈元的获奖感言专谈重庆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 

陈元说：“十年以前我到重庆谈工作，会见了重庆市的一个领导，重庆当时

是刚建的直辖市，周围都是农村，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。但是呢，重庆市要建

成一个中央的直辖市，成为西南地区经济的领先的城市。所以我就对他讲，如果

你能够把重庆市从一个城乡差别非常大的农村地区为主的工业城市，把它转换成

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，我就对全国的 13 亿人口，960 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化有
了信心，因为重庆将是个带领和象征，它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。之后我们签了

150亿贷款，很快，这是第一步起步，我们后续大的贷款陆续地投进去，重新迅
速开始了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。现在呢，重庆已经在祖国的西部成为经济最

发达，基础设施建设得最好的城市之一了”。陈元这里说的“重庆市的一个领导”，

就是时任副市长的黄奇帆。而国开行和重庆合作的最精彩案例，就是渝富模式。 

在 20世纪 90年代末，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，重庆国有企业亏损严重。黄奇
帆 2001 年由上海调来重庆，当时重庆 1000 多家国有企业欠工商银行 157 亿贷
款。黄奇帆牵头组织重庆市国有渝富公司与工商银行协商，渝富公司以账面价值

的 20%一次性买下坏账。经过五六年的重组改造，重庆国资增值六倍，现在工商
银行可能想同意渝富以 20%买断坏账有点低，当时若要 40%的账面价格更好。
但不论工行还是渝富公司，都是中央或地方的国有企业，因此初始定价问题的敏

感度没有那么强烈，当年的谈判并不困难。因此，重庆市国有企业能够迅速剥离

坏账，能够重振旗鼓，实现市场竞争中的增值。 
 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后，国有化（哪怕被认为是暂时的）成为美国救市

的主要措施。为什么？担任 18 年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的解释最有意思。他认
为，美国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，是很多银行的有毒资产不能从资产负债表中迅速

剥离。原因在于，私人股东认为“有毒资产”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，不愿卖出，

要求政府以模型价格购买，而政府认为正是由于模型价格出了问题才导致金融危

机，所以不愿意用太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。格林斯潘说，如果银行本身

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了，“有毒资产”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了：这就像钱从一

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，初始定价并不象私有那么重要。格林斯潘的解释有助

于我们理解重庆渝富公司与工商银行得以迅速达成坏账定价的原因。 
但渝富公司成立时仅有 10.2 亿元注册资本金，是连 20%的工行 157 亿元坏

账价格也付不出的。正是国家开发银行向渝富公司提供了 17亿元“开发性金融”
贷款并担任渝富公司财务顾问，才使重庆国企通过渝富公司剥离歉工行坏账成为

可能。正如陈元曾在另一个场合所说：“重庆‘渝富模式'是开发性金融与地方政
府合作，成功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、进行国有企业改造的典型案例”. 
 


